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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火教（上卷）

【利比亚】易卜拉欣 库 尼著

张洪仪　　谢　　扬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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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及故事梗概
库易卜拉欣 年 出 生 于 利 比 亚 中尼，

部的哈玛达地 曾在小学和中学区，著名作家

教过书， 年在莫斯科高尔基学院获得文

学硕士，之后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主

要作品有：《拜火教》、《礼拜之外的礼拜》、

《一口血》、《沙漠荆棘》、《散文诗集》、《第一

次出行》、《达尔维什的秋天》、《石头女神》等

余部中短篇小说。其作品主要讲述沙漠自

然景观、沙漠居民、沙漠动物的故事，着力刻

画沙漠居民崇尚绝对自由的生活理念，描写沙

漠人面对大漠沧桑变幻的平淡、冷静和满足，

作品充满了哲理。

《拜火教》 年 完 成这部小说是他在

的，是作家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因在沙漠中建

立一座新城市引发的各种争议和看法，深刻地

刻画了沙漠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坚厚的传统信

念以及他们心地的无比纯真。作品表现出作者

创作上的成熟和深邃，一出版就赢得了广泛的

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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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总是南来北往，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旧约》

）（

没有呼吸过山地空气的人，绝不会懂得生活的滋味

这里，裸露的山顶上，奥达德觉得脱离了肉体凡胎，接近了神

灵，简直能伸手揽月摘星。

从这里，他喜欢俯视地面上的人。他们像工蚁一样劳作，像是在

创造什么奇迹，可当他回到地面人们中间，发现那是一群穷汉，努力

着且但一无所获

从 多么可笑，甚至可憎。高处看去，他们的奋斗

从高耸的埃卡库斯山脉延伸出两座神话般的山，隐没在茫茫沙海

之 中 一座依主山脉以南而立，尽管与另一座一样有高大的屋脊直抵

天穹，但显得比另一座矮小另一座向北 直达平原，凄哀的顶部四

个高耸的尖顶刺破蓝天。

夕 行进着阳把西边的天染成紫红色，几片残云散落在天边。山间

第一章　　基卜利

①基卜利：南撒哈拉大风，本书中简称南风。 译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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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队，一群人喜气洋洋地拥着顶巨大的花轿走在驼队的前面，轿子在

驼背上东摇西摆。后面，一队骆驼满载着行李物品，好像是办喜事。

但是，山把驼队变得藐小，把地面上一切不可一世的巨大事情变成木

偶戏，演员跑来跑去就像老鼠搬家，威严地缠着头巾的长老们就像可

笑的木偶，就连那个身穿蓝色长衫一看就令人肃然起敬的族长也变成

了木偶剧中的小角色。看吧，大山嘲弄着人和人所做的一切，而且，

人越是认真，越是傲慢，看上去就越可笑。他，常常一边握着那些有

权有势人的手，一边心里说：“瞧着吧，待我上山看看你们到底是人

还是鼠。”这事让他振奋，更让他不解，为什么高山会如此嘲弄那些

大人物，把他们变得一文不值呢？一种潜意识告诉他，山是永远正确

的，如果是山在嘲弄人，把他们变成木偶，就说明这是真理，人容易

受骗上当，喜欢幻想。那些勤奋而拼命追求的人更加可笑，因为他们

比别人更富于幻想，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了魔鬼伊布里斯的手上了。

勤奋的人，是魔鬼最易得手的猎物。

山是神仙的居所， 而大地是魔鬼的王国。

（ ）

她将营地扎在山脚下，驼群在东边的山谷里吃草，放牧的是一些

黑人，还有人忙着为新居打基础。

泰妮丽在野地里休息。她放松两腿，想重新适应走路，长时间在

轿子里已经让她忘记了怎样走路，怎样活动。她走路如此费劲让人吃

惊，踉踉跄跄地走在山坡崎岖的小路上，不由地笑出了声。这时她听

到了他的声音，仿佛来自一个陌生的地方：

头回见漂亮的姑娘对着自己笑。

她犹疑地看看四周，什么也没发现，就咕噜了几句祈祷的祝辞，

大声问道：

你是魔鬼伊布里斯吗？

不，我是神仙。

他大笑着，从岩石后面走出来，礼貌地道了声歉。

她没顾上遮住自己的脸，一丝浅浅的微笑就已经浮现在嘴边，怔

怔地打量来人，没有理会他的问候和道歉。她看到一张惊异的脸大胆

地盯着她，觉得那表情只有城府很深的男人才会有。

她笑着露出了两排整齐的牙齿，调皮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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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除了魔鬼和幽灵难道还有人吗？

不，魔鬼住在平地，幽灵住在北山。

奥达德整了整两腮边的缠头巾，用手指了一下北边的艾甸山。一

条黝黑的大辫子好像不服约束似的从头巾下钻了出来，滑到前面，垂

在隆起的胸前。她没有急着把辫子收回去，而是继续好奇地打量着，

继续往山上爬。她想控制住自己的腿，站直了，自由地、洒脱地往

前。他发现走在身边的女人就像来自童话，是个仙女、女神。他颤抖

了一下，有些庆幸也有些不安。她没有抬眼看他，说：

在这山野里我以为不会碰见人。

到处都是人，石头下面，山顶上面，还有山洞里。

这回我信了。你住在山顶还是洞里？

要是我想安静，那么山顶是最适宜的地方，山洞太憋闷了。

她笑了，然后忍住笑说：

像那常青藤似的。

他卷起脸上绿色的围巾，放松了一点，和她一起说着孩子的话：

像常青藤。

山坡越来越陡。她慢下来，坐到了一块岩石边上，问：

你没有家人吗？

他朝西边那轮火红的太阳之处一指，说：

我的部落在那里。

停了一会儿，又突然补充道：

如果你肯屈就，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到山顶上来，我宁肯在这

里呆到永远。

她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脸上的表情显得复杂而神秘。过了片

刻，她说：

你像个孩子，没见过你这样的孩子。

当个孩子比当住在平原的成人要好，成人活得像奴隶，奴隶

与孩子，你说谁更好？

他笑了。

她拉严了脸上的面纱，道：

男人都是孩子，所有的人都是。

南天涌来一群乌云，天色暗了下来。奥达德说：

天要下雨了，你是颗福星。

她不在意地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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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觉得。

边说边苦笑着。

他沉默了一会，接着问：

请原谅我迟迟才问你：你是从阿伊尔来的吗？

你会算命？

他觉得窘迫，一个玩笑救了他：

我是阿伊尔人，正在找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能给我找

个山洞避避风吗？

他用拳头拍了拍前胸，回了一句玩笑话：

这儿是最安全的山洞，是惟一什么风也吹不进去的地方。

她没有在意他的话，注视着苍茫的天边。

（ ）

阿德酋长喝完最后一口茶，用冗长的战争话题结束了谈话，然后

强调必须在水井周围筑一道墙。他向奥加交代。

奥加是个贵族，和酋长有亲戚关系。他身材瘦长，很有天赋，会

做诗、会编歌，还是个好骑手，参加了对库库河的三次劫掠，深得长

老们信任和赞扬。女孩子都喜欢他，盼着他放下自己的深沉，娶她们

为妻。

奥达德穿过山谷，越过山岭，看到一群人披着盔甲，远看就像一

群孔雀保护着山头。从南山坡到部落西边，许多奴隶和劳工高喊着号

子在干活，镐起斧落井然有序，另一些人排成长队，一个挨着一个，

就像羚羊在迁徙。

老天已经连续两天愁眉不展了，沙漠变得阴沉沉的，天上乌云翻

滚，北山的尖顶戴上了云雾的帽子。

有阅历的人都认定，当沙漠披上黑纱的时候，乌云就快承受不住

了，很快会把雨水倾倒在撒哈拉。老人们说，自古以来就有两个对手

在这大漠里相争，南面的地盘属南风。雨水总是青睐北方。南北双方

各安其命，一旦有例外，南边下了雨，人们很快便开荒引水种地，就

这样写下了自己的历史。有人说，不知什么人在沙海里敲鼓，那是对

雨的呼唤，是对水、对生命的企盼，有时，悲伤的鼓点儿连绵数夜不

停，到了黎明时分甚至变成哭声。信教的人们祈求着安拉，也有人杀

牛宰羊作祭，祈求主让这沙洲多一点忍耐力，让南部撒哈拉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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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没有生命的厄运中摆脱出来。

但是，天上的神仙是铁石心肠，干渴永远威胁着这里。只有很少

几次，那是在很久以前，大水从天而降，人们写下了自己生命的历

程。这或许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或许是沙漠两大对手交战正酣、乱

了章法，或许是其中一方遭到重创⋯⋯。当然，这很少发生。遇到这

种情况，沙漠普降甘霖，无论是沙丘还是沟壑，到处雨水横溢。但

是，如果交战中南风获胜，之后许多年就成了残酷的等待。南风一旦

获胜便肆无忌惮，完全丧失了理智，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控制着整

个撒哈拉，对美丽的高原实施报复，甚至高山、沿海平原，乃至北面

的海岸，几年都可能见不到云彩集聚成片。

奥加在井边遇到了一支大驼队。骆驼在饮水，四周围是一群身材

消瘦、脸型偏长的黑人，有的在提水，有的喂骆驼。侍从和奴仆们都

来了，在井边的山坡上组成了一条沉默的人链。

驼队中走出个体面的老者，身材很高、两腮缩进。他独自走到奥

加身边，正了正围巾，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是公主的使者，我要见

你们的头儿。

（ ）

塔姆加尔特对算卦的女人说：

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他说平原是魔鬼的巢穴，魔鬼当道。那

个死了的教长把他搞得迷迷糊糊的，故意害他。一些有经验的人劝告

我，用那惟一能够拴住男人的绳子 女人拴住他，我就把那个叫艾

玛的女人娶回家。可能是经验不足，绝对没有短过那女人什么东西，

这个贪心的女人进门还没七天就走了。他呢，骑上骆驼到塔德拉尔特

山一住就是两个月。在这大撒哈拉你听说过一个男人结婚不到一个礼

拜就逃跑，逃到山里去的吗？

她正了正黑色的面纱，拉近了带来的提篮，接着说：我对那个傻

女人说，一个女人如果不能用自己的魅力征服一个男人，简直⋯⋯

她拍着有些枯槁的大腿说，算命人脸上露出了一丝干巴巴的笑

意。塔姆加尔特掏出篮子里的东西，摆在那个皮肤黝黑的算命人

面前。

现在我想让你给我一个符咒，让他赶紧下山，赶紧回头。

算命人想要拒绝，但是她又抢着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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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写在纸上的那种，那种他会像对教长给的符咒那样毁了

它，要的那种可以就着水、茶、或者奶喝下去，或者就着食物吃

下去。

算命人看着女人把礼物摊在一块布上，冷冷地说：

这些东西我早就不用了，你是知道的。

女人没有在意她的拒绝，还在说：

那女孩子回自己家了。有几天没有见到她，我让他到她娘家

去道个歉，把她接回来，他头也不回就走了，简直比公羊还倔，比老

藤还难缠。人家都说女人能用那五尺之躯缠住最最强壮的男人，唉，

主啊！

如今我的记性一天不如一天了，眼睛也花了，好久都没操过

算命这行当了。

可如果再这么下去，他就会永远留在山里，我也就永远没这

个儿子了。

她挪开篮子，把礼物摆上了桌，一瓶香水、一面镜子、烧的香，

还有四个鸡蛋。塔姆加尔特是第一个在南撒哈拉养鸡的人，因此在部

落里一直抬不起头。每当部落要转场的时候，她总是用鸡蛋拉拢小伙

子们帮助抓鸡，藏在棕榈筐里，第二天上路的时候和行李一起绑在驼

背上。她知道这算命的女人最想要的是沙漠里难得的鸡蛋，就带了四

个，好讨个平安。她催促说：

那教 嗦了。长也死了，我也不想多

算命人盯着那银白色的鸡蛋，伸出手撤出了蛋底下的布。

主保佑他，我从来没把教长当回事儿。

帐篷的飞边抖动了起来，发出啪啪的响声。

起风了，人们寻找着避雨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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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那些假圣人，他们披着羊皮却是吃羊的恶狼。

《圣经》

（ ）

教长来的目的是要发动一场反对巫师、算命的，还有拜火教的活

动。他是从迈尔扎特来，随着一支商队回家乡台瓦特。他自称信主，

引人走正路，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是强调自己与其他正教的长老不同，

对部落里招待他的酋长阿德说过：“我说和他们不同不是为了讨你们

好，这撒哈拉沙漠让他们在宗教的名义下盘剥够了。我和他们同宗不

同道，那些人不顾宗教的象征意义，完全把它变成了法规，这就把人

心里的魔鬼释放了出来，让大众去追杀魔鬼，反过来却被魔鬼征服，

失去了他们的信仰核心，他们的宝贵心灵 自由。”“这就让魔鬼完

全占了上风，引导人在生活中去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由此堕落，

变成妖魔，不再信教”。

阿德酋长对他的来临很高兴，杀牛宰羊，找来部落有头脸的人聚

会了三天，让年轻人载歌载舞。第四天，酋长和其他几个年长的人商

量好，出面把教长留下来，给大伙说说宗教的奥秘，教孩子念念《古

兰经》。教长说可以考虑，先回家处理点个人琐事，几个月后再回来

就不走了。大家闻听后赶紧准备吃喝，还送了奴仆供他使唤。教长走

第二章　　游方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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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半道又折了回来，说是琐事不值得跑一趟，一个人要想用真理说服

别人，自己先得摆脱私事烦扰。

过去，撒哈拉部落的人们不懂得什么伊斯兰教派纷争，听不出这

一派和那一派有什么分别，总之这个人是教长，能教孩子就行。只要

教孩子念经文，让他们弄懂经文的真正意思就行了，经文不是靠什么

人解释的。教长不满足这些，他把孩子们组成团队，用来实施自己的

计划。他先在每个孩子的脖子上挂上护身符，然后命令他们用石块去

打算命的人。他在井边的山坡上搭起了一个硕大的帐篷作为宣教讲经

的地方，里面常常传出鼓乐声和苏非派信徒的祷告声。在铲除了那个

算命人，禁止她与人交往，禁止她念咒语、写符咒、给人算卦之后，

他开始实施第二个计划，把人们聚在酋长的帐篷里，让他们每个人开

始自我反省。人们犹疑，不知所措，他先开口道：

从今天起，你们再也不许劫掠都戈勒和索哈尔了。

大伙奇怪地问：

没有奴仆，我们怎么生活？

每一个主人都是自己的奴仆。奴仆没有人身自由。

我们从不随意抓人，只有在正规的劫掠战争中才那么做，这

是惯例，何况我们都是穆斯林。

掠夺奴隶，把他们变成自己的羔羊，怎么能说信教呢？

人们沉默了。

这还不够。

人们围上来要抗议，他坚持道：

你们应该释放所有的奴仆。

沉默了半晌儿，酋长说：

既往不咎，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不，一切事情主都会记着。

可所有的头人们都把俘获的女人纳为妾了，结婚也是当着主

和圣人起过誓的。

战俘不可辱，用刀剑抢来的女人是不合法的。

人们沉默了许久，酋长再次申辩道：

难道让我们休了她们？

越快越好。

在伊斯兰教，休妻不是什么好事。

那是指恩爱的原配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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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些奴隶不需要自由，愿意留下来又如何呢？难道我们

强迫他们走不行？

当然，必须走，所有的奴隶都愿意放弃自由，因为自由是个

沉重的负担。让我们从释放奴隶开始改变我们自己，开始神圣的劳

动吧！

你的话听起来有点残忍。

没有得到重生的人不知道享乐的滋味，所有正道都是残

忍的。

正像酋长所预料的，释放奴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并不愿要自

由，聚集起来，被休掉的女人带着她们的混血孩子也加人其中，来到

酋长的帐篷前抗议、谩骂，往帐篷里扔石块。帐篷里的人用木棒、破

家具，或者拳头还击。冲突中伤了几个，死了几个。暴动者欢呼胜

利，但是教长拿出了最狠毒的手段 铁腕。

第二天，当暴动的人又聚在帐篷前的时候，教长宣布：

要知道，没有什么比战胜自我更困难。别忘了，付出多少将

得到多少，圣门弟子中的例子屡见不鲜，他们愿意为主献身，主回报

给他们过好日子。今天，如果你们不醒悟，明天就别想进天堂。

不止一个声音反对说：

我们不想进天堂，放开我们，让我们做想做的事！

教长坚持着：

是的，人生本是自由的⋯⋯

一个群体发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不要自由，走开，我们要在主人家劳作。

你们的主人是万能的主，天堂在自由人的脚下。

我们不要天堂，走开！

这是因为你们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忍耐吧，只要一个礼

拜你们就会看到自己如何获得重生。

教长沉默了一会儿想接着说，被一个手里摇着一个哇哇哭叫的孩

子的女人大喊声打断了：

你叫我们的孩子成了孤儿，让他们没有了父亲！

另一个女人接着：

我们要回到丈夫身边。

教长没有说话，在一片哭叫声中仿佛意识到事情的残酷。但是他

发现算命的女人混在人群中，决意坚 惨 的持到底。这时传出一个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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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我们要我们的爱人，不想让你用锁链拴着我们去天堂。

教长用双手抹了一把脸，绝望地咕噜道：

真主保佑，别无他法了。

他几乎绝望了，承认失败了，部落长老们的妻子却救了他。

（ ）

这些明媒正娶的女人的怨恨来自那场对都戈勒的劫掠战争。那一

天就是她们的受难日。那天，阿德酋长派人骑着一头健美的像羚羊一

样的骡子，先返回部落。根据以往的经验，女人们知道这是打了胜

仗。酋长打了胜仗总要先派人回来报个信，让家里的人准备迎接。女

人们于是忙碌了起来，沐浴熏香染指甲，将一种叫蒂迪特的名贵香精

涂在身上，如果谁没有它就互相借用，这种香精是专门留在这种场合

用的。

每个女人都打扮好了，穿上最美的衣服，雪白的衬衣、蓝色的长

裙、紫红色的长坎肩。染过指甲的手上银戒指闪闪发光，耳朵上吊着

耳坠，腕上戴着手镯，彩珠串的项链挂在脖颈上。每一个女人，无一

例外。她们不喜欢金首饰，认为金子会招来魔鬼。锣鼓准备好了，嗓

子、舌头也准备好了，只等发出欢呼的口哨，唱起酸楚的情歌。

打胜仗的那一行人一大早就出发了，庞大的驼队穿过了几个光秃

秃的山岭，然后沿着直刺云天的埃卡库斯山麓旁平展的谷地朝南方

走。战利品那么多，让她们吃惊，除了成群的骆驼和牛羊，还有长长

的一队男女奴隶。有人离开队伍，就像牲口一样遭到呵斥。女人们的

情歌戛然而止。一个女人无法面对在自己男人身边有另外一个女人，

嫉妒像野兽一样从她们的内心苏醒了。看着那些身材苗条的埃塞俄比

亚女人，觉得她们就像来自神话世界，个个貌若天仙。她们深知自己

的男人在女奴面前该是多么脆弱。

分战利品了。为了几个奴隶的分配他们争执了很久，直到酋长亲

自出马才把事情摆平。他说：“最公平的方法就是抓阄，在这大沙漠

里大伙都认为抓阄是好方法。”众人同意，把手从宝剑上放了下来。

酋长决定，一个女奴或者三个男奴。

分配结束了，女人们的悲剧也开始了。

第三天，酋长请来了游方教长，为自己和一个黑皮肤女子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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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书。男人们一看酋长如此，就像比赛似的，一个跟着一个娶女奴为

妻，这并不违反宗教经典，完全可以当着自己女人和孩子的面大大方

方地做。

（ ）

一听说这位教长要解放奴隶，女人们欢呼起来，赞美主派了这样

一个圣人，要把男人们的心收回来，把自己从奴隶的手里解救出来。

女人来到了教长的帐篷，一个长老的妻子说：

我以为自己是个自由的人，身份高，谁想竟然被一个奴隶

欺负。

另一个附和着：

是啊，我以为自己是主人，谁知道反而成了奴仆了。

教长安慰她们：

主保佑，咱们都是真主的奴仆。

一个看上去年轻漂亮的女人边哭边抱怨：

咱们⋯⋯咱们是奴仆的奴仆。

真主保佑！

第一个说话的女人鼓动着：

你愿意从一个自由人变成奴仆吗？

主都不答应。自由是我们的一切，但是得到自由太难了。

我们支持你，我们听你的，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帮帮我

们吧，别让我们的男人娶那些黑女人了，我们的后代都变了种了。

这件事我的态度很明确。

主一定支持你的主张，尊敬的教长。

这伙人就像唱歌一样，可怜地祈求着：

教长先生，真主保佑你，救救我们吧！

然后，她们举起手，一起吟诵《古兰经》开篇。

这就是传说中那个神秘的聚会，没有人知道聚会还有什么别的约

定，这也是村里爱传话的人传说的。

可以肯定的是，第二天教长的帐篷里送来了大批的礼物，有手

镯、耳坠、各种银饰品，有吃的用的，大口袋的麦子、面粉、甘蔗、

玉米和干枣。女孩头顶着抓羊肉麦片也来了。没有人知道女人们使了

什么魔法，让那些奴隶也乖乖地听从教长的话，接受了女人们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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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算命人了。不再听信教长的死对头

教长在水井后边的一块开阔地建立一个营地，聚集自己的支持

个年轻的者。几日，一些信教的村民念着经文聚拢来了。有 信徒

娶了被休掉的女奴为妻。女奴越聚越多，最忠实的拥护者娶了最漂亮

的女奴，就连那些最傲慢的埃塞俄比亚女奴也自愿地来到这里，求着

留在他家服侍他，给他当佣人。有很多传闻说，她们是给他当妾的。

这传闻激怒了部落的长老们和女奴们先前的丈夫，一致要阿德酋长允

许他们用剑说话。可明智的酋长平静地羞辱他们：“谁答应下这局棋，

谁就得输得起。”

可奇怪的事还不止这些，部落里又遭一击，特别是那些男人们。

酋长说这一击是最致命的。

（ ）

自开始人们就知道，教长故意要杀杀他们的威风。他把大伙请到

家 那个营地中间新盖起来的房子，让他们坐在帐篷前。没一个人

敢说个不字，也许他们以为反对会让他们更难堪。因为如果你不介意

谁侮辱你，倒也无所谓，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所有体面的人

都知道的常识。在这羞辱面前他们沉默着，酋长忍住了。他们坐在帐

房边的空地上，看着他那好像长在嘴边儿的笑容。

教长故意折磨他们：

你们认为我不懂待客的规矩，在折磨你们，让你们坐在帐

外，为的是让你们尝尝当初你们的奴仆佣人们受的什么罪。

这么说无疑是指责部落里的人欺压别人，这耻辱就抹不掉了。酋

长试着想法儿解脱：

我觉得这不算什么耻辱，在外面坐着对我是平常事，尊敬的

教长，我们随时准备为了心灵的解放，为了学到宗教真谛付出更多的

代价。

说得好，说得好。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不接受宗教的教训，跟

着酋长胡闹了？一个信正教的人最要不得的就是骄傲自大，看不起别

人，那是可恶魔鬼的品质。一个内心有一点点傲慢自得的人都无法解

救自己的灵魂。

阿德酋长没言语，几个部落头人互相交换了眼色，教长很快地接

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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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这头巾，穿着这鸟衣，以后会有出头之日。不过今天，

我请你们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一个阿比西尼亚女奴给他送上一杯奶，他喝了几口，用瘦骨嶙峋

的手擦了一下嘴巴，又说：

你们应该把你们的家清理一下，把禁物扔掉，把钱扔掉，缴

纳天课。

没人说话，但是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得很紧，一个刚被释放的女奴

在给大家布茶。没有人想喝茶，只是稍稍抿了一下就把杯子放在面前

的地上，盯着杯里的泡沫，低着头。

其实，我们从来没落过天课，每逢节日，大家都会捐的。

那教长好像等着这话。

节日是一回事，交财产是另一回事，交财产是各种解脱方式

中最容易做的，我想为了主，你们当中一定没有什么人会吝啬自己的

钱财吧。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说是自己写好的法规条文，听上去让人心

惊肉跳的：建一个金库，对所有人、牲口规定税额，对商队更要

收税。

）（

部落的命运让男人们担心，可恨的法规更让他们伤心。法律开始

执行了，可是实际的权利却已经落在了狡猾的教长手里，人们意识到

执行这个法意味着阿德酋长的权力没了。但在帐篷开的会上，酋长却

说：

谁也别反对，除非他是疯子。

教长越来越起劲儿，大谈为了灵魂的解脱，为了能上天堂，有必

要做出牺牲。大伙儿的沮丧、眼中的不满，他全然不顾。有人抗

议说：

咱们把孩子交他教育，让他讲点儿《古兰经》和教规，谁想

他却把孩子们教成他的跟班儿了。

有人补充说：

简直是组成一支队伍跟咱们干。

又有人说：

让咱们释放奴隶，强迫咱们休掉女人，可那是咱们用宝剑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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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宗教里不是说吗，“用你们手中所拥有的⋯⋯”，为什么他说信

教，却命令人放弃宗教允许拥有的东西？

酋长笑了笑也跟着说：

这算什么，他还偷走了咱们的老婆！

不要脸！

有人喊了起来：

对这种无耻之徒只能杀了他，用血才能洗掉这耻辱。

一个有声望的长者鼓动说：

大伙儿忘了他最无耻的事，那就是抢咱们的财产啊！

长时间的沉默后，一个头戴讲究头巾的年轻人霍地站出来：

比这还可恶的是，他们不能以骄傲自大为借口，让我们屈

服，没有尊严，我宁可死也不能低这个头，像个奴隶娃子。

长者说：

真的，咱们还像个男人吗？

他看了看酋长说：

头儿，你就让咱们这么忍了？咱成奴隶了，比奴隶还奴隶。

阿德酋长跪在地上，用手指在地上画了一个图画，平静地说：

你们难道一分不花就想进天堂？

一个极端的人叫道：

我们不要这用屈辱换来的天堂，死比这更好。

愤怒的吼声响了起来：

尊严没了，死了更好！

正在激愤的时候，一个坐在角落的人站了起来。他一直没说过

话，此时走到酋长跟前，揭露了一个秘密：

这几天，我在“塔希里”牧场也见到了一个教长，你知道他

是怎么说咱们教长的吗？

他向所有部落头人扫了一眼，小声说：

他传的是拜火教。

酋长惊讶地问：

拜火教？

部落头人们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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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德酋长很孤独、很失落，他从教长那儿得到允许来到了“哈玛

达”沙漠。教长霸占了商道，对过往的客商收税，发动对其他部落的

战争，抢劫“都戈勒”，掠走女奴、奴隶和畜群。可他不知道自己犯

了大错。

据说他收了“坦普克图”商队的礼，那是一只装满了金沙的盒

子。没人知道教长是如何遭到这魔咒般的金沙盒所带来的厄运。有几

个追随他的人传说那盒子是算命女人的阴蒂，商人只不过是被那女人

利用，把盒子交到仇家手里。大伙儿开始一直没拿这当回事儿，教长

把盒子视为至宝，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连休息睡觉的时候也放在枕头

底下。手下人多次看见他在做法事的时候，常常把盒子放在自己的屁

股底下感到奇怪，过去他常把钱财和贪财的人骂得一钱不值，还说这

黄色的东西是世界的祸源，从来没见过他如此爱财如命。有人怀疑这

盒子里是不是金沙，不少人说那里藏的不是金沙而是秘密。

自从进攻提努卡林部落那一天，一股神秘的力量一夜之间就摧毁

了这个神话般的王国，把它连根拔除了。那场战争幸存下来的人或者

丧失了理性，或者丧失了记忆，或者永远不再说话。

那日之前，为打赢这场仗，教长做了全面的准备，称这是一场改

变沙漠命运的决战。但是他像以往一样做决定绝不透漏半点细节。

他的对手常说这种缄默不语是他成功的秘诀。仗打起来了，好像

有什么神秘的力量让这仗无法完结。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以为是

向南进攻都戈勒，但是在最后一刻才得知是向西北。人们来到令人敬

畏的静静的艾甸山，队伍分成两部分，分头包围了一座孤山，将大帐

搭建在山顶。两支队伍形成钳口之势，装备着沙漠最好的武器，随时

准备向愚蠢的敌人发起攻击。

驮队停在提努卡林井旁，教长命令储水，让牲口停下来歇息一

下，喘口气、饮点水，好接着上路。

正在休息之际，一声吼叫惊天动地，敌人就像飓风一样杀了上

来，一场恶战开始了。“愚蠢的敌人”一个也没放过，挥舞着宝剑就

像杀羊一样，而他们却无还手之力。最后只逃出来几个人，但已经是

伤痕累累的将死之人。按说敌人会清理一下战场，将那些活的找出来

再利用，可他们无法知道这些人是哪来的，是教长一时纠集的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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